
导 论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蓬勃发展，缔造了辉煌的经济、文化业绩，

成为前近代的一抹亮色，至今仍留下深深的印迹；南浔镇、周庄镇、同

里镇、乌镇、西塘镇、朱家角镇、甪直镇、七宝镇等，作为历史文化遗

产，备受世人瞩目。人们在对它们流连忘返、赞颂备至的同时，很自

然要对它们的历史踪迹，对它们曾经的辉煌以及它们所走过的兴衰

之路有所了解。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走马观花、

浮光掠影，不会仅仅满足于小桥流水人家这种浅表层次。人们对它

们的依恋和珍惜，充满了怀旧感。这种怀旧感，并非颓废的发思古之

幽情，而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已经消逝，离我们远去的文明的一种

追忆，是对过去曾经有过，而今仍萦绕于心的辉煌业绩的怀念。这或

许就是关于江南市镇的研究，历经几十年而不衰的原因吧！历史并

非现实，但是，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毕竟难以割断，对于现实中早已消

逝的辉煌，人们是备加珍惜的。

怀着这种心情，笔者撰写了这本书。书名之所以定为“江南市

镇：传统的变革”，是想把笔者对江南市镇的感受，传达给读者诸君：

现在看来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市镇，曾经一度引领时代潮流，

带动了社会的变革。现今旅游者们所看到的江南市镇硕果仅存者，

只是它们留下来的一个空壳，甚至是经过人为加工的空壳。殊不知，

它们过去是充满经济活力的工商业中心，吸引着大江南北的富商大

贾（包括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闽粤商人）的丝绸、棉布等本



，以及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

果阿

地名牌产品的集散地，是拥有几百家店铺、牙行、作坊、茶楼、酒肆，居

民数千户乃至上万户，热闹非凡的“地方小都市”（海外学者语）。本

书目的在于，把这个空壳曾经拥有的内容，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真

实地复原在读者诸君面前；即不是将怀旧仅停留在空壳的层面上，而

是再现它过去辉煌的真实动态的各个方面。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

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

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

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

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

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

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这样说，并非夸

张，而是历史的本身。这恐怕是现今崇尚“外向型”经济的人们难以

想象的。然而，它却是不争的事实。

一、全球化贸易与江南市镇

世纪初，是世界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或

，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西班牙人发现美洲“新大陆”，后

来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以及中国沿海。这

两个国家的商人都把与中国贸易当作首要任务，或者说作为牟取

巨额利润的重要渠道。这样就使中国进入了全球贸易的网络

之中。

马六甲（马来西亚）

葡萄牙人为了把中国商品运往各国，以澳门为中心，构建了几

条国际贸易航线：澳门一暹罗（泰国）

世纪末

者说“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据

印度西海岸贸易重镇果阿（



年从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有

两；

两，利润达白

里斯本（葡萄牙）航线，澳门 马长崎（日本）航线，澳门（印度）

尼拉（菲律宾）

香、茯苓、棉纱、棉布等商品，在第二年初

阿卡普尔科（墨西哥）航线。在这些航线上航行的

大帆船，把中国的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运往各国。葡萄

牙人以澳门为中心来安排远东贸易，每年五月至六月，他们乘坐大

帆船，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从果阿起航，装载着胡椒、苏木、象牙、

檀香等印度货物，以及原产于美洲，经里斯本转运来的白银货币，

抵达澳门。在其后的一年中，把货物与白银换成中国的生丝、丝

绸、黄金、铅、水银、糖

夏，乘着季风继续东航，进入日本长崎，把生丝、丝绸、棉布等中国

商品，以高昂的价格迅速脱手，然后装上日本白银以及少量其他货

物，乘着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他们再在澳门用日本白银大

批购买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黄金等物，到第三年秋天，才乘着

季风返回果阿。由澳门运往果阿，再由果阿运往里斯本的中国商

品，数量最大的是生丝。

两，利润达白银担，价值白银 年从澳

担，价值白银运往果阿的中国生丝有

银 两。由于中国对印度等地的香料之类商品需求量不大，

葡萄牙商人必须用大量白银来购买中国商品。这些白银是墨西

哥、秘鲁出产的，由葡萄牙、西班牙商人运往欧洲大陆的塞维利亚、

里斯本，再运往果阿。以至于当时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

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经由澳门进入了中国①。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当时日本对中国生丝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用来制作绢制品）。当时大内氏城下町山口的机织业名闻遐迩，

最大的机织业中心莫过于京都的西阵；但生丝产量严重不足，

世纪日本的生丝总需求量为三四十万斤，几乎完全仰赖葡萄牙商

年，第 页。

路》，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

文献出版社，

全汉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

年。万明《早期中葡关系史》，社会科学期，

、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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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人从中国运来

崎的中国商品，首屈一指的就是生丝（

年前后葡萄牙商人从澳门运往长

担）、丝线（

担）、绸缎（ 担），它们的利润率分别是

；其次便是棉纱（

担）、棉布（ 匹 ） ， 利 润 率 分 别 是

。

西班牙商人的“马尼拉大帆船”

年，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当地的养蚕

则把福建月港

运来的中国商品运往美洲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马尼拉大帆

船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后，就在当地举办盛大的集市，中国价

廉物美的生丝、丝绸深受欢迎，十分畅销。其影响之大，据说，使得当

地的丝织业就此趋于衰落。

户加以限制，断绝了本地蚕丝的供应，由源源不断输入的中国蚕丝为

墨西哥的工厂提供原料③。

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

据严中平的研究，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后，从中国运去的棉布很

快就成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

年，这个总督报告

督发现，当地土著居民因为服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所以下令

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国衣料（丝绸、棉布）。

年

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

棉布已成为中国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同样，至迟在

世纪初，墨

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

代，中国丝绸就已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

西哥人穿丝绸多于穿棉布。到了

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基本上被消灭了。邻近

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在秘鲁的价格只

期大隅晶子《十六、十七世纪的中日葡贸易》，载《东京国立博物馆纪要》第

年）。

，前揭书，第

衰》，载《中国史研究》

艾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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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

期。

年，第 页、托马斯《拉丁美洲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页



重视经济全球化，，他在《白银资本

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

有西班牙制品价格的三分之一。中国丝绸不仅泛滥于美洲市场，夺

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西班牙本

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①。

无论是澳门

马尼拉

果阿一里斯本航线、澳门一长崎航线，还是月港一

阿卡普尔科航线，中国出口的商品都是以生丝、丝绸、棉布

银贸易”。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个半世纪，美洲的白银

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的香料之类，葡萄牙、西班牙始终处于贸易

逆差之中，中国则始终处于贸易顺差之中。贸易的不平衡，导致对方

不得不支付巨额的白银货币。因此，这种贸易被外国学者称为“丝一

银对流”或“丝

弗兰克（

与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化贸易中一道独特的风

景。贡德 把西方国家这种结构性贸

易逆差称为“商业上的‘纳贡

中的东方》一书中写道：

在 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

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

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

世纪的葡萄牙、 世纪的尼德兰或

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有这

清帝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而且中国的明

国、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甚至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

国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军事分量，比欧洲任何部分和欧洲整

体都要大得多；

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

中国为中心的⋯⋯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

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

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

期。年第①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



最为精深的当推全汉昇。他在

所学报》第

自 年起至

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

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

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

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①

意见，但他所揭示的历史事实

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论断！对此学者们或许见仁见智，有不同

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

处于结构性逆差之中，却是无可置疑的。

关于这点，中国学者早已有所关注。梁方仲的论文《明代国际

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指出：“欧人东航以后，银钱及银货大量地由欧

洲人自南北美洲运至南洋，又运来中国⋯⋯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

七年（

由于贸易的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

年）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

而对此研究得

卷第

年发表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

期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系统

的分析了这个问题，所提供的资料与结论，至今无人能够超越。他

写道：

年止，共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西班牙政

，横渡太平洋，来往

府每年派遣一艘至四艘（通常以两艘为多）载重由三百吨至一千

吨（有时重至二千吨）不等的大帆船

）与菲律宾马尼拉（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

之间；

世纪间，每年由大帆船自美洲运往菲律宾的银在

年

子，有时多达四百万西元，有时只有一百万西元，但以二三百万

西元的时候为居多⋯⋯到了 月 日马尼拉最高法院

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
页、

弗兰克《白银资本

年，第

卷第 期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

年）。

页。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页、



①

页、

至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香港新亚研究所，

③布罗代尔《

页、年，第

年日本实行闭关锁国

检察长向西班牙国王上奏说：“自从菲律宾群岛被征服（

年）以来，运到这里的银子已经超过二万万西元。”其后，依照德

科民（ 的计算，在由 年至

全汉昇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法国年鉴派

学者布罗代尔（ ）在《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至

和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 年

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就至

是征引全汉昇的结论。

年的二百五十年

中，自西属美洲运抵马尼拉的银子，共为四万万西元。①

全汉昇认为，这四万万西元（即比索）当中，至少有一半甚至更多

一些流入了中国 。

布罗代尔认为， 世纪“各种协力促成的运动”是从西班牙前

线。美洲白银

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

年开始一次新的分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

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同菲律宾的马尼拉连接起来，运来的白

银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

等物。他认为，这种远程贸易对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到了巨

大影响。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

后，同荷兰商人一样，甚至比后者更加有效地参加与日本列岛的丝

绸和白银的贸易；他们在马尼拉接收大帆船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

白银；中国始终派人出外经商，中国的工匠、商人和货物深入南洋

群岛每个角落③。

这种盛况与江南市镇有着密切的联系，出口的生丝、丝绸主要

来源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正如全汉昇所说：“在近代西方工

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

页。年，第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中译本），三联书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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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南市镇的蚕桑丝织业的蓬勃发展，

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中国蚕丝生

产普遍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流域最重要⋯⋯海外

市场对中国丝与丝绸需求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

因素。”

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和货币所得大量增加，当然是一个重要

全汉昇所说生丝与丝绸的出口，“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

湖流域最重要”，指的就是江南丝绸业市镇集中的地区。这些市镇

及其四乡以出产优质生丝与丝绸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湖丝”

湖州及太湖周边出产的生丝的通称，它的著名品牌“辑里丝”就是

南浔镇的辑里村为中心的地区出产的湖丝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享

有极高的声誉。

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一份奏折中说：“外乾隆二十四年（

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绸

缎等货，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

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

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

这条史料揭示了当时外贸的实况：外国商船到清朝官方指定的贸易

口岸广州，所买货物都以丝货为主，而这些丝货又以太湖流域的“湖

丝”以及绸缎为主，这些由江苏、浙江等商民贩运到广州的出口“湖

丝”及绸缎，每年的交易额在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白银上下，并不是

一个小数字。

这样的外贸形势，刺激了

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轨道。这种情况早在明代后期就已初露端

倪，随着马尼拉大帆船把从福建运来的湖丝及丝织品运往美洲。

在马尼拉港，“当日在中国每担值银一百两的湖丝，运到那里出售，

起码得价二倍。除西班牙人外，有时日本人也在那里收购湖丝。

期①全汉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

年）。

②《史料旬刊》第十五期，李侍尧《奏请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准其出口折》。



年代末，中国生丝出口曾经达到万担大关。到

年代初，中国生丝的出口量第一

担。从

年以

五两，即每担（售银）五百两”

当大家在市场上争着购买的时候，湖丝价格更急剧上涨，每斤售银

。处于对外贸易前沿的福建、广东，

鉴于太湖流域的湖丝及丝绸外销势头的旺盛，也纷纷从事以湖丝

为原料的丝织业。全汉昇写道：“当太湖沿岸居民大规模种桑养蚕

的时候，因原料供应充裕而产量增加的丝织工业，并不以江、浙各

地为限，就是距离较远的福建、广东，也因能够利用品质优良的湖丝

或吴丝，而织造出更多更好的绸、绢、纱、缎等物⋯⋯此外，福建以南

的广东也出产蚕丝，但丝质不佳，故那里丝织工业也以吴丝来织造甲

于天下的纱、缎。”

太湖流域的湖丝及丝绸的出口，进入清代以后更趋兴旺。从

年代末期起，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生丝的出口欧洲，逐

年的 年中，每

担上升到

渐有了历年可以比较的统计数字。

年的出口量，从 年代中期起，每年的

万担以上；出口量经常在

次突破

年中，仍保持年增长率年的 的万担的高峰。

上升趋势③。

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五口通商以后，湖丝不再辗转至广州出

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刺激了出口数量的猛增。湖丝集散地南浔

镇的丝商到上海经营湖丝出口贸易者日渐增多，成为近代上海丝业

巨头，例如陈煦元，“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笃

诚，中西丝商倚为长城”

年代，出现了湖丝的全盛时期；资料表明，进入

页。

全汉昇《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载全氏《中国经济史论丛》第

一册，第

② 页。同上书，第

年，第

汪敬虞《中国近代生丝的对外贸易和缫丝业中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见《汪敬虞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

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一，人物。

。



年左右而后，至西人欢迎、外销日趋增加的走势时说：“大约自

年后止，为时计五十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

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

《吴江丝绸志》也说，上海开埠后，上海成为主要的辑里丝出口市

场，而辑里丝主要来自湖州的南浔镇与吴江的震泽镇。光绪六年

余担，占了全国生

。全汉昇说得更加明确：“早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英

。刘大钧在谈到辑里丝深受万担上下

世

页。

后的几年中，年输出量达

年）仅震泽镇一地出口的辑里丝就达

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③。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江南丝绸业市镇在

全球化贸易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世纪后期有了历史文献的记载。

棉布业市镇在棉布出口中的地位也是如此。早在晚明时期，中

国棉布已经畅销海外，由于价廉物美而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披靡。中

国棉布远销南洋群岛，在

纪初，被称为 的中国棉布，由澳门向南洋的望加锡和交趾支

那出口。与此同时，中国棉布由澳门开往长崎的商船运往日本。

的中国棉布在对俄出口商

年代，中国棉布首次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销英

世纪初，中国棉布销往俄国，称为

品中占据首位。

国，以后几乎遍及欧洲国家以及北美大陆④。

世纪间远销英国等

而这种畅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来自江南市镇。严中平指出，

大量江南棉布进入海外远程贸易，甚至在

海外市场

。南京为清代江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

苏省治，两江总督驻在那里，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

年。

①秦惟人《清末湖州的蚕丝业和生丝的输出》，见《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下卷，日本

东京汲古书院，

页。

页。

②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书店，

③周德华《吴江丝绸志》，江苏古籍出版社，

页。

年，第

④汪敬虞《从棉纺织品的贸易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见《汪敬虞集》，第

⑤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

年，第

年，第



。在本书第四章“棉纺织业

和

年的

余万匹，价

年中，美国商船从广州年的

余万匹。美国商船

全氏征引

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

英国植物学者也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

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

“南京棉的论著，揭示了西方人心目中十分流行的概念

布” ，实际上就是南京这个地名的英译。它充分表明，远

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是江苏生产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既然“南

京棉布”的定义是“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纺织成的棉布，那么，与其

叫做南京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更为确切。事实上，

明清两代松江棉布以其质地精良而畅销于海内外，被称为“衣被天

下”是名副其实的。

年中，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西班年的

余万匹。各

年，共达

牙、意大利等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

国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最多的一年是 余万

余万银元。　匹，价值 年中，各国商船从广州

余万匹，平均每年输出

万银元左右

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

值达

余万匹，平均每年购买购买“南京棉布”

从广州输出的“南京棉布”，大部分运回本国，小部分运往欧洲、西印

度群岛、南美洲、马尼拉及夏威夷等地

与棉布业市镇”中，我们还将讨论这一情况。

明清两代江南市镇及其四乡生产的生丝、丝绸、棉纱、棉布，不仅

行销全国，而且行销海外，在全球化贸易中，遍及亚洲、欧洲、美洲。

这种盛况，是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所望尘莫及的。连续几个世纪，

数量巨大的货源，从江南市镇流向海外，刺激了江南市镇的繁荣昌

盛。把这种江南市镇经济称为外向型经济，是毫不为过的。

页。

全汉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见全氏《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香港新亚研

年，第

② 页。

页。

页、

页

究所，

同上书，第

同上书，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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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南市镇的乡村工业化 “早期工业化”

年，李伯重推出新作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年的三个世

年）》，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题目看似标新立异，其实极富创新

精神。他把西方学者关于欧洲早期工业化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对

于中国江南经济的研究中，认为明清时代在

纪中，江南出现了早期工业化。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令人耳目

一新。

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

一提起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人们很自然的联想，就是近代洋务运

动中的早期工业化。很少有人会想到，

年以前的三个

江南已经出现了早期工业化。李伯重从纺织业、食品业、服装制作

业、日用百货业、菸草加工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制造业、建材业、

造船业等方面，展开论证。他所得出的结论是，

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

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

高。到了

。伊懋可鉴于明清时期的中国农村工业

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用西欧的

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此语出于美

国学者伊懋可（

的发展引人注目，认为当时的中国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和“过

度商业化”了。伊懋可此语并不专指江南，但是由于江南农村工业最

为发达，因此江南应是最“过度工业化”的地区①。

本书题解”中，为了避免误解，李伯重在该书的第一章“导论

对“早期工业化”作了解释：“所谓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第①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页 。



世纪下半叶英国

世

页。

一些西方学者把近代早期欧洲农村工业的重大发展，称为

前的工业发展，使得工业在经济中所占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过农业

所占的地位。由于这种工业发展发生在一般所说的工业化（即以工

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

化’。”

“原始工业化”，指的是欧洲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重大

发展②。

论

确实，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欧洲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或者说是

可以比较研究的。王晋新《深刻而全面的经济变革

纪中叶英国社会经济》对此有所分析，其中有两点就颇值得注意，而

且与中国江南颇有相似之处。

其一，农业经济的商业化。英国著名的伊丽莎白时代史专家罗

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

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及商业交

换为基础的更自由、更具流动性状态迅速而集中的转变。这种转变

在此后便延续不断且愈演愈烈，这在当时英国农业的各个领域、各个

层面都有反映和表现。其结果是在农场经营中采用了商业的方式，

人们不断调整生产以适应市场条件，商业化已成为英国农业的主导

性趋势。

世纪前后，西欧诸国工业地理布局都出现或大或小的

其二，工业的乡村化和乡村的工业化。杜普莱西斯在《早期欧洲

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对中世纪西欧工业地理的变迁轨迹进

行考察时说：中世纪欧洲工业地理是流动性的。在中世纪早期，大

部分工业品生产在农村，在中世纪接近尾声时，农村的工业生产再次

兴旺起来。

向农村转移的现象，形成一种工业乡村化趋势。西方学术界在这一

领域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门德尔斯提出的“原工业化”理论，而后德

国学者的《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以及布罗代尔的《论文明与资本主

① 年）》，第

页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同上书，第



新近对中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工业向乡村至义》、

工业的勃兴是

转移或乡村工业发展上，英国是西欧诸国中发展最快的国度。乡村

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时

代特征。促使英国乡村工业繁荣的因素很多，而最为关键的是英国

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变革，为乡村工业化准备了有利条件。

第一，此时英国农业生产的长趋势增长，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粮

食保障；第二，英国农业发展中所形成的专业化趋势，从结构上增大

了购买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品的能力，为工业品增大了需求空间；第

三，农业结构变革中溢出了大量剩余劳动人手，满足了乡村工业对劳

动力的需求①。

这些现象与同时期中国江南出现的变革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

两者之间完全可以比较研究。

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地区就是

中国东部和欧洲西部。经济学家麦迪森（

年，中国和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

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各种主要经济指标作了估算，得出了以下结果：

在欧洲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和欧洲（前苏联地区除外）是世界上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在

中所占比重，分别为世界 （中国） （欧洲）

（中国）年则分别为 （欧洲）。 年间

，欧洲为增长率，中国为 。在引用了这些数据后，李伯

重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

方面尚不逊于欧洲；在另一些方面，尽管欧洲的发展已明显加快，但

中、欧之间的差异也还并不很大。”

“定论”

无独有偶，

《经济

①王晋新《深刻而全面的经济变革

社会史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

）在美

这种观点，对于以往流行的所谓

明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于欧洲，是很有意义的挑战。

年，美国学者彭慕兰（

年）》，第

论

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

工业化（

页

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经济》，见侯建新

年，第

页。



年获得了美国历史学

年此书由江苏人民出版

页。

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

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

会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社出版了中译本，中国学者得以一睹其风采。然而在此之前，一些学

者还未读到彭慕兰的大作，就匆匆忙忙发表一系列否定性意见，说他

不了解中国历史，援引的都是二手资料，显得过于轻率。

其实彭慕兰对这一课题是有研究积累的，这从书末所附长达

页的参考文献目录就可以感受到。不论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他的

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历史，肯定有所启发，我们不是常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彭慕兰在该书引言中概括了他的结论：直到工业化得到充分发

展之前，欧洲并不比东亚好多少；工业革命前夜，欧洲并没有领先于

东亚，但其制度促使工业化必然发生，东亚则不然。他在引言中还说

明了撰写该书的目的是向欧洲中心论挑战，西方人写的世界史是以

欧洲为中心的，东方则是语焉不详的衬托。他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

这本书让人们知道：第一，一旦去掉了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

欧洲历史将会有怎样的解读；第二，一旦看到了欧洲与中国经济之间

有相似之处，欧洲的历史将会有怎样不同的解读①。他的大作的结

论和目的，不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历史学家感

兴趣的，并非故意耸人听闻。学术贵在创新，人们应该善待创新。

他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对题目“大分流”

的目的。他指出，进行比较

，黄宗智译为“大分岔”）作了解释，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他

东西方比较，必须选择恰当的“单

位” 具有可比性的“单位”。具体而言，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

南与英格兰比较，是有可比性的。中国与欧洲大小相当，中国有先进

的江南，也有落后的西北；欧洲有先进的英格兰，也有落后的塞尔维

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页、

①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年，第



年以来，西欧是“资本密集道路”，

年的长江三角洲，有人口亚。

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

世纪

万 万，相当于一个欧

洲国家，其经济发达程度，可以与英格兰加以比较研究①。

与东方的停滞，或者说

比较的结果，他颠覆了西方盛行的一种历史观点：西方的崛起

世纪的历史是：北大西洋核心区

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余部分 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他认为

欧洲核心区（北大西洋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东亚）核

世纪相当晚的时候至

才出现。在此之前，即

世纪时

世纪的中国，在知性和其他方面都比早先

世纪）出现了“市场经济”，但几乎没有出

的著作对它的描述更有活力。彭慕兰和他的朋友王国斌都赞同布罗

代尔的观点：清代中国（

现“资本主义”。这并不表明中国落后于西方。他在书中多次引用一

位日本学者杉原薰的研究成果，并且不无遗憾地表示，看到他的研究

成果太晚了，书已经写了相当大一部分了。杉原薰说，

年全球经济史的主体是“东亚的奇迹”：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有

节制地稳定地提高；而遥远的大西洋沿海有相当少量的人口似乎享

有更快的人均增长率②。

彭慕兰认为杉原薰所说的“东亚奇迹”，完全可以媲美于工业化

的“欧洲奇迹”。杉原薰指出，

世纪后期至东亚是“劳动密集道路”。彭慕兰补充道，以

初期为分水岭，在此之前，欧洲也是“劳动密集道路”；在此之后，欧洲

才是“资本密集道路”。

年

此书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原始工业化”，也叫“原工业化”或“早

期工业化”，即工业革命之前的乡村工业化。他对“原始工业化”的界

定在于：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的手工制造业。比较的结果，

欧亚大陆许多地区，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存在令人吃惊的相似之

页。

①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中文版序言，第

页同上书，第



）对英格兰农村纺织业的

年英国一样多①。彭年长江下游人均生产的棉布，与处。

页的论文《世界经济史

慕兰也指出了“原始工业化”的局限性，他写道：“对‘原始工业

化’ 的研究，得出了一

个类似的结论。戴维

现代欧洲早期农村手工业的巨大增长

莱文（

研究说明，一个农村纺织工人的收入不能养活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某

不够的。”

些农业收入或儿童劳动的参与，即使两个这类工人的收入通常也是

对于中国的“原始工业化”，他也指出：“中国长江下游地

区在出售足够的棉布，输入足够的粮食和木材以维持原始工业的发

展或维持其工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

困难。”

看了以上介绍，读者诸君可能已经有所发现，李伯重和彭慕兰两

位学者的研究方法与基本倾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不谋而合，

当然不是偶然的。大家不是都很追求“学术前沿”吗？在下以为，这

就是学术前沿，国际学术前沿。从这个意义上，我是很佩服这两位学

者的。前一段时期，一些学者对彭慕兰的非议，在我看来有所偏颇。

而吴承明的评论则显得较为公允，他对于黄宗智与彭慕兰的论战④，

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世纪以前是多中心世界，工业革命发展后才“彭慕兰说，

有欧洲中心。我完全同意。”

则。他的结论是：

“彭慕兰提出另一个指标，即看谁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原

世纪江南的小农经济比同时期英国的大地主

页。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

同上书，第

同上书，第

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用大量篇幅批评黄宗智的“内卷”理论，即中国江南农村的家

庭手工业是一种“内卷化”经济，是“边际报酬递减”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由此引起

了黄宗智的反驳。他们不仅在美国交锋，而且把争论引到了中国。黄宗智在《历史研

页的论文《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

期上发表了长达年第

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考察》，给予回应。

年第究》 期上发表了长达

国》，彭慕兰随即在《历史研究》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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